
近讀于疆的紀實作品《蘇
北利亞》（花城出版社二○一
二年六月出版），書中講述了
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反右運
動後，發生在勞改農場的一些
鮮為人知的故事。在蘇北黃海
口的一片一望無際的鹽鹼地上

，來了一百零八名右派，那片異常荒涼的土地有一個
洋名叫 「蘇北利亞」。可是打開中國的地圖，並不能
找到那個地名。其實地處蘇北的那片荒地本來沒有
「利亞」兩字，正是這批在反右運動中箭落馬的知識

分子，憑着他們對遠在俄國的政治犯勞改地西伯利亞
的耳聞，進而在蘇北之後加了 「利亞」兩字，便使得
中國歷史上這片曾經的不毛之地與臭名昭著的俄國勞
改地有了淵源。

西伯利亞（Siberia）是俄羅斯境內北亞地區的一
片廣闊地帶。西起烏拉爾山脈，東迄太平洋，北臨北
冰洋，西南抵哈薩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與中國、蒙
古和朝鮮等國為鄰，面積一千二百七十六萬平方千米
。十六世紀末，沙俄統治者在佔領西伯利亞後，就把
那裡確定為新的流放地。在隨後的三百多年中，大批
的刑事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當時的法典規
定，流放是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列寧、托羅斯基、普
列漢諾夫等都曾囚禁於那片土地；同為流放者，作家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序幕》，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
屋手記》等作品也都在那裡完成。當時人們把西伯利
亞稱為被拋棄的世界和死牢。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
命後，隨着沙皇專制制度的覆滅，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才被最終廢除了。

作者于疆曾是東南大學一九五四級電力工程系學
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當着幾千名同學的面，
未經審判被逮捕，被送到蘇北，開始了其長達二十二
年的勞改生涯。在他這部用幽默的筆觸記錄的荒誕歷
史中，作者波瀾不驚的筆下，卻極為生動地表現出了
中國那段艱難的歷史中鮮為人知的苦難生活。當時，
于疆也才二十多歲，比起與他一同關押在勞改隊的右
派們，他還是一個年輕後輩，如果不是食物匱乏，勞
動極其繁重，他應該有無限的精力去煥發自己的青春
年華。從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的眼裡，看同伴中的
種種表現，難免多了世紀的創傷，即便他同在苦難中
，仍難免對前輩們的 「迂」態忍俊不禁！儘管同為淪
落人，于疆卻始終保持着旺盛的求生的慾望，在困境
中頑強保存自己。等到他有機會提筆回憶那段苦難人
生時，他已近了花甲之年。儘管歲月流逝，不過他仍
然對遙遠的蘇北利亞有清晰的記憶，他仍然記得那些
被政治運動拋離生活軌道的知識分子，手足無措時顯
出的 「迂」態。也正是于疆的這一獨特視角，為讀者
提供了鮮為人知的離奇荒誕中的殘酷真實。

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可以將于疆筆下的故事畫
出一幅蘇北利亞的浮生像。畫中的形象一個個造型誇
張，充滿特點，毫無遮掩地把那個年代的刻痕留在人

物外形上。可是這些看似誇張的眾生像，卻真實的體
現了當年右派們經歷的罄竹難書的苦難。生活的自然
環境何其險惡；生活中的人際氛圍何其詭異，這是處
於正常生活狀態的人們無法想像的：一個昔日肥胖的
資本家，經過一段日子的艱苦歲月，脂肪銳減，皮膚
鬆弛起皺，看去如同穿了件泡泡衫；一位終日穿着藍
色長袍的教堂神父，如同來到了地獄，長袍上領口髒
得油光發亮，如同理髮店裡的剃刀布；一個被稱為小
氣鬼的老胡，病得躺在床上，伸出兩根手指，要人幫
助拿出珍藏在破碗裡的兩隻山芋，可是等到第二天人
已斷氣，再也沒有力氣吃下那兩隻山芋；一位五十年
代從美國回國報效祖國的光頭斯坦福大學教授，落難
後仍不忘歸國時曾受到國家副主席的光榮接見，可是
落難後不斷地給副主席寫申訴信，反倒成了更大的罪
名，被送來勞改；一個求知欲極強的小伙子，寧願挨
餓，把一頓飯的兩個饅頭與同伴換了一本殘破的英文
字典，這個小伙子就是作者本人……。

還有一位老蘇為了早日脫去右派帽子，盡然想出
了曲線改造的方法。寧願做小偷，被人追，被人打，
受些皮肉之痛。他心中期望的是；當別人把你當成小
偷後，你就脫離了右派的苦海，只要你不偷了，你就
獲得了自由。等到他們都從蘇北利亞獲得自由後，老
蘇才對作者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 「政治運動沒完沒
了，右派這些年都在哆嗦着過日子，地富資本家非但
被壓到了社會最底層而且早就成了窮光蛋，但他們還
在大講階級鬥爭，還要其樂無窮地鬥下去……其實我
演小偷就是為了離政治遠遠的，雖然受了許多皮肉之
苦，倒也躲過不少災難，到後來還居然摘了帽！有人
說這是 『曲線改造』 ，先從右派改造成小偷，然後再

由小偷改造成 『新人』 ！」 聽到這樣的告白，何人能
不笑中含淚。不僅右派要精心設計改造成小偷，知識
分子在勞改農場的地位還不如刑事罪犯。一些刑事犯
罪分子秉承了當時政治道統的邏輯，視知識分子為末
等賤民，他們稱知識分子為 「吃屎分子」，大學生為
「大畜生」。這些用語形象地道出了那個非常年代中

有知識的勞改犯的地位。
不同於同類作品表現的沉重壓抑，于疆的作品卻

難得的滲透着東方的幽默。幽默是一種智慧，可是面
對令人窒息的生活，何來幽默，何來笑的動力？必是
對生命的信心不滅，才可能保持那份難得的靈性。難
能可貴的是，于疆歷經磨難，仍保持着對於生活的敏
銳感覺和判斷，他的筆把最殘酷的東西展示給讀者，
並讓他們在他營造的幽默中感受更深的悲哀。為了求
生，勞改犯們鑽進青紗帳中偷吃玉米，從左咬到右，
又從右咬到左，作者幽默地稱為吹口琴。把稻穗揪下
來放進口袋，然後躲在條溝裡用兩塊磚將稻殼搓去，
提取出糙米。作者說：糙米雖然生硬，可特別管飽。
幽默的敘述這樣表現飢餓中的求生本能。民以食為天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視察徐水時，面對所見到盛產良
田說： 「糧食多了怎麼辦，一天吃五頓嘛！」可是領
袖的話言猶在耳，全國就遭遇了 「三年自然災害」。
後來據統計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勞改農場也難逃
此難。於是又提倡 「低標準，瓜菜代」。領袖說的一
天可以吃五噸的好日子，他們沒有過上，可是卻無奈
放下身段，為了生存，做起了 「樑上君子」。同伴餓
死在身邊，對於于疆是常事。生命如同手中握着的被
擒之鳥，稍縱即逝。

書中最驚心動魄的一節，是每當全民族節日盛典
來臨時，在蘇北利亞必然上演的 「懲罰大會」。於是
乎浩浩蕩蕩幾萬名勞改分子，被列隊集合，在圍子裡
一個足可容納萬人的大曬場上已經搭建起來會議的高
台。如果從空中鳥瞰，可以看見無數蜿蜒的人流在荒
地上挪動。如果用一組特寫鏡頭聚焦那一張張表情木
然的臉，其中無數難掩心中的恐懼。因為，走向會場
的人們，沒有一個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頭頂上永遠
懸着一把專政的利劍，說不定今天就會掉在自己的頭
上。 「懲罰大會」的壓軸戲最驚心動魄，只聽得主持
會議的人一聲令下，將被點名的所謂的 「現行反革命
犯」從隊伍中拉出來，連拖帶拽押到台上。宣布罪行
，不容申辯，當場拖到主席台後的空地執行槍決。等
到一場 「懲罰大會」謝幕，全體勞改犯們被要求列隊
繞着一列屍體走一圈，接受血淋淋的心理震撼訓誡。
幹警們說叫 「以儆效尤」，勞改犯們戲稱 「瞻仰遺容
」。然後不久，遠在天南地北的死者家屬會收到通知
，繳交死刑槍決的子彈費。一九六八年被打成現行反
革命的林昭被槍決後，她在上海的母親就是從上門收
五分錢子彈費的警察嘴裡，才知道被關押的女兒已經
不在人世。這是那個年代的一種殘酷時尚。于疆的作
品告訴我們：那個時代人的尊嚴被蹂躪，被踐踏。對
思想違逆的懲罰，須經受野蠻的體力折磨，而目的是
從精神上摧垮，從肉體上消滅。這是中世紀的野蠻的
暴行，其實也曾在我們的國土上演。

在書的結尾，作者寫道： 「為了中國人子孫後代
的幸福，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時刻警醒着，記住，再
也不能選擇健忘了。」 逝者的冤魂曾幾何時還在我們
的頭上盤旋，走入新世紀的人們將何以告慰他們？

《蘇北利亞》是我讀到的對於民族苦難的記錄中，情感
內蓄，敘述平實，語言幽默，內容深刻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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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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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遊玩期間，
我有幸參觀了瑞士一
個家族養老院，給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個養老院位於瑞士
一個叫茵特拉根的小
鎮上，裡面住着四個

老人，因為他們都是根脈相連的親戚，而
被當地人稱為 「家族養老院」。

其實，瑞士的養老制度非常完善，老
人到一定年齡後可以申請住進去，在那裡
放心地度過一個安逸晚年。但有的老人為
了不給社會增加負擔，構想出這個更妙的
家族養老方式，結果得到眾多老人的喜愛
和推崇。

實際上，家族養老確實有很多好處。
老人們身處濃郁的家庭氛圍裡，情感上能
得到很大滿足，生活上能互相照應，還可
以共同回憶美好的過往，日子自然充實而
有趣。

在灑滿陽光的小院裡，老人戴維正跟
着音樂自我陶醉地哼着不知名兒的歌，而
約翰正悠閒地坐在水池旁餵魚。院子裡有
個大花圃，兩位老夫人也正忙着，一個端
着噴壺在澆花，另一個拿着剪刀認真地修
剪花枝。

看着這麼一副平淡而溫馨的場景，我
不由心生感慨。他們年輕時各自紛飛，為了小家奮鬥大
半輩子，沒想到人到老年，竟還能居住在一起，享受兄
妹親情，真是一種讓人艷羨的幸福。

養老院有個專職保姆，負責採買蔬果口糧和日常用
品，做好一日三餐，洗滌那些大件的衣物等。當然，有
時老人也會搭把手，幹點輕巧的活計，譬如幫忙配個菜
、晾曬洗好的衣服等，就當鍛煉活動了。

在生活花費上，他們也都做了詳盡的安排。我接過
瑪麗夫人遞過來的帳本，隨意翻開一頁：超市購物十法
郎，保姆支出五十法郎……每一項支出都詳細地記錄下
來。

「我是管家，月初都把生活費交給我，日常花銷都
出自我手」，六十歲的瑪麗夫人笑呵呵地說， 「親兄弟
明算帳，就算有人願意多出一些，別人也好心中有數，
可不能太糊塗哦！」老人們年齡雖大，世事卻看得清透
，做事更是認真。我又懷着好奇參觀了屋子內部，這本
是一處田園風格的鄉村旅館，經過改造和裝修後，整個
風格古典淡雅，每人有自己的單間，正中一個大間是共
用的客廳兼餐廳，布置得簡樸又略帶點兒浪漫。我不由
地嘖嘖稱讚，真是個別具一格的家族養老院啊！

性格開朗的瑪麗夫人熱情地說，假期或節日時這個
小院會更熱鬧！年輕人都領着孩子從四面八方紛紛趕來
，這麼大的院子被笑聲塞得滿滿的，像放鞭炮一樣劈啪
作響呢！我想像着那個天倫之樂的場景，忽然心頭一動
，等自己老了，何不把也呼親喚友，來個家族養老時尚
行！都說瑞士人生活在幸福的蜜罐裡，是因為有着健全
的社會保障制度，其實那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因為他
們有個好心態，善於自己給自己創造幸福。

國外教師節這一天，
除了政府部門要給優秀教
師以嘉獎外，學生和家長
們，也會送老師禮物，以
謝師恩。

我們中國學生或家長
選擇的送禮方式，則是到

飯店，請老師吃喝或私底下送 「紅包」與高檔煙
酒，以期得到老師格外眷顧。殊不知，這種送禮
方式，不僅敗壞了師德師風，也對孩子的教育與
成長造成不良的影響。

美國教師節，即五月第一個周，整個一周都
被稱為 「謝師周」。

這周，學生送給教師的禮品，價值不允許超
過五美元，否則，便有解聘的風險。

而學生所送，大多是一張自製的賀卡，或一

張寫有感謝詞的照片。禮品不昂貴，但老師都會
很高興地將它們貼在自己辦公室。在美國老師心
裡，花錢的禮物遠不如自製的禮物真誠。

晚上，大家還要一起給老師舉辦聯歡會。聯
歡會上既不吃飯，也不喝酒，而是水果、點心和
糖果，大家和老師邊吃邊談心，但他們所談話題
與學習無關，而是拉拉家常。這樣，老師更能走
進學生生活，達到了解學生的目的。

韓國教師節，每年五月十五日，學生們給老
師佩戴鮮花、贈送禮物，甚至，還去看望退休或
病中的老師，並給他們贈些慰問品。而我們國內
的學生，很少有人再去探望，曾給過自己知識文
化和無限關懷的退休或病中教師。由此可見，韓
國學生是很懂得感恩回報的。但韓國學生也有給
老師暗送 「紅包」的。看來， 「紅包」現象和
「請客送禮」風，在韓國也難遏制。

塞浦路斯沒有單獨的教師節，十月五日的世
界教師節便成了塞浦路斯的教師節了。塞浦路斯
人愛交際，待人誠實寬厚，不講究繁文縟節。家
長請老師吃飯，老師是不能拒絕的，否則，便是
不給對方面子，讓家長很不高興。一般沒有特殊
緣由，老師都會高興赴宴。

新加坡的教師節豐富多彩。九月一日的這一
天，老師除了收到學生自製的小禮品，學生們還
為老師表演各種歌舞、集體操、朗誦，遊戲等秀
才藝。

澳洲的聖誕節就是教師節。不僅學生很少給
老師送禮，老師反而還會經常邀請學生到家裡作
客吃飯。倘使學生送貴重禮品，老師收下後也得
付錢，否則，便有降級或丟飯碗的風險。

按
照
陳
平
的
說
法
，
項
羽
是
貴
族
，
身
份
高
貴
，
禮
貌
待

人
，
究
竟
禮
義
廉
恥
的
人
，
多
歸
附
項
羽
；
劉
邦
地
位
低
下
，

待
人
粗
俗
，
傲
慢
無
禮
，
但
慷
慨
大
方
，
揮
金
如
土
，
又
捨
得

封
官
，
因
此
部
屬
中
有
不
少
圓
滑
、
頑
固
、
貪
婪
、
不
太
講
究

道
德
的
武
士
和
文
人
。
俗
話
說
：
﹁領
導
君
子
不
叫
能
力
，
統

領
小
人
才
是
本
事
。
﹂
劉
邦
最
終
奪
取
了
天
下
，
足
見
其
功
力

了
得
。﹁領

導
﹂
這
個
詞
應
是
舶
來
品
，
古
人
叫
駕
御
，
從
馭
馬

駕
車
引
申
而
來
。
馬
匹
是
畜
生
，
但
能
力
、
性
情
匹
匹
有
別
。

以
駕
車
為
例
，
下
等
的
只
能
拉
稍
，
中
等
的
方
可
駕
轅
，
上
等

的
既
能
拉
稍
也
能
駕
轅
；
性
情
有
忠
誠
、
滑
頭
、
暴
烈
、
倔
強

、
溫
順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善
駕
者
因
馬
、
因
車
、
因
路
而
馭

，
穿
越
山
澗
狹
道
如
履
平
地
；
不
善
駕
者
，
平
路
馭
馬
也
會
翻

車
。
先
賢
高
明
，
﹁駕
御
﹂
相
比
﹁領
導
﹂
，
語

意
要
深
刻
得
多
，
能
令
人
遐
想
無
限
。
杜
甫
詩
云

：
﹁君
王
自
神
勇
，
駕
御
必
英
雄
。
﹂
說
的
是
皇

帝
駕
御
風
雲
，
驅
駛
龍
虎
，
開
拓
疆
土
，
撫
平
四

野
的
壯
舉
。
這
等
氣
勢
，
用
﹁領
導
﹂
是
絕
難
描

繪
出
來
的
。

駕
御
有
法
則
，
門
派
不
一
，
說
辭
各
異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法
家
。
《
韓
非
子
》
書
載
：
晉
文

公
重
耳
流
亡
時
，
一
次
，
與
負
責
給
他
背
飯
盒
的

箕
鄭
走
散
，
箕
鄭
寧
忍
飢
餓
，
也
不
動
一
點
飯
盒

食
物
。
當
國
君
後
，
晉
文
公
提
拔
箕
鄭
做
地
區
長

官
，
認
為
箕
鄭
必
不
會
背
叛
他
。
大
夫
諢
軒
提
醒

晉
文
公
：
僅
憑
一
個
人
曾
經

的
道
德
表
現
，
來
推
斷
會
不

會
叛
變
，
是
無
﹁術
﹂
，
對

於
國
君
來
說
，
不
能
依
賴
別

人
不
會
背
叛
您
，
必
須
依
賴

您
不
可
背
叛
；
不
能
依
賴
別

人
不
會
欺
騙
您
，
必
須
依
賴

您
不
可
欺
騙
…
…

法
家
這
一
說
法
，
不
能
說
沒
有
道
理
，
就
人

類
群
體
行
為
而
言
，
﹁砍
頭
只
當
風
吹
帽
﹂
的
忠

誠
，
只
有
典
型
的
少
數
人
能
為
之
，
對
於
﹁非
典

型
﹂
的
大
多
數
，
背
叛
與
否
，
還
在
於
利
害
程
度

、
還
在
於
誘
惑
力
大
小
。
因
此
，
統
馭
人
才
不
僅

需
要
利
益
的
滿
足
，
更
需
要
﹁術
﹂
，
更
需
要
必

要
的
制
約
和
監
督
。

歷
史
事
實
也
告
訴
我
們
：
虎
狼
之
師
，
必
得

虎
狼
之
帥
驅
使
；
一
流
人
才
，
必
得
一
流
領
袖
統

馭
，
無
論
事
業
的
成
功
、
個
人
的
名
就
，
這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再
好
的
駕
御
法
則
也
是
死
的
教
條
，
只
有
與
現
實
創
造
性

結
合
起
來
，
才
能
迸
發
生
命
火
花
，
此
謂
駕
御
（
領
導
）
藝
術

。
由
於
﹁術
者
，
藏
之
於
胸
中
…
…
而
潛
御
群
臣
﹂
，
以
及
立

場
、
視
角
不
同
之
故
，
對
前
人
駕
御
（
領
導
）
藝
術
過
程
和
細

節
，
均
無
法
詳
盡
了
解
，
後
人
的
研
究
，
也
只
能
見
仁
見
智
的

揣
摩
、
參
悟
，
然
而
駕
御
（
領
導
）
藝
術
的
效
果
，
卻
是
有
目

共
睹
。
上
世
紀
上
半
葉
，
國
民
黨
、
共
產
黨
統
御
群
雄
，
逐
鹿

天
下
。
蔣
介
石
陣
營
倒
戈
者
屢
屢
不
絕
，
而
毛
澤
東
手
下
幾
無

變
節
之
士
，
麾
下
謀
士
如
雲
，
戰
將
如
雨
，
無
不
召
之
即
來
，

揮
之
即
去
。
僅
從
這
點
來
看
，
毛
澤
東
也
不
愧
古
往
今
來
駕
御

藝
術
大
家
。
只
是
晚
年
昏
招
，
致
林
彪
失
馭
，
駕
機
叛
逃
，
身

敗
名
裂
。
無
論
對
毛
澤
東
對
林
彪
，
都
令
人
扼
腕
嘆
息
！

（
《
陳
平
祠
隨
想
》
五
）

讀書卻老泛說 蘇漢材

瑞
士
家
族
養
老
院

張
永
華

離奇荒誕中的殘酷真實
─《蘇北利亞》讀後 葉 周

國
外
教
師
節
禮
品

彭

霞

人才與駕御 秦時月

這些年來，兩岸 「作秀」一
詞使用頻率頗高：不但常見之於
媒體，更多的常被一些人在口頭
上使用；藉以指責某些名人、官
員、富人等在公眾面前 「裝」作
好人、善人，其言行如同演戲。

漢字 「秀」的本義是優異、清秀、秀麗等，是個褒
義字，用於讚美。而 「作秀」的 「秀」原自英文 show
（演出、表演），是音義合譯；這樣 「作秀」一詞意為
假惺惺的表演給別人看，完全是貶義。

然而筆者近來見到被指責為 「作秀」的人與事多了
，覺得對 「作秀」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的 「秀」
不能武斷成 「作秀」，可能還是 「真秀」──很值得肯
定與仿效的好事。在此試舉數例：

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前不久請一百五十四
名農民工吃了頓飯，被一些網友指責為 「作秀」。其實
這些農民工是北京 「七．二一」暴雨中的救人者。當天
，京港澳高速南崗窪路段受災嚴重，在河西再生水廠工
作的農民工們，剪破鐵絲網鑽進高速公路，解救了上百
名被困者。崔永元深受感動，實打實地請農民工們吃了
頓飯，並向他們深深鞠躬，親自說了聲感謝。這使農民
工們十分高興，看到自己不但沒有被歧視，而且很有尊
嚴，可與名人面對面地交流，說說自己心裡話，拉近與
城裡人距離……這個 「秀」好得很！

現今有不少內地官員下基層視察，去食堂吃飯；有
的官員騎自行車上下班，或者乘坐公交車。這些也被人
批成 「作秀」。筆者認為，官員與基層員工共進食堂吃
飯，上下班騎自行車或擠公交車，這些都是民生體驗。
作這樣 「秀」的官員越多越好，他們注重民生，使決策
更為科學。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坐經濟艙來上任，出機場時
自拉行李，還排隊買過咖啡，公布過身家財產；最近又
有消息稱其帶着太太孩子去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等
等。居然也有人說他這是 「明顯作秀」， 「乃新殖民主
義的陰謀」。其實到過美國或對美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
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駱家輝作的是真 「秀
」。

􀎠作秀􀎡與􀎠真秀􀎡
余仁杰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自自
由由談談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七
月
的
某
個
周
三
，
岳
父
母
打
電
話
來
讓
周
六
回
去
一

趟
，
一
說
迎
新
，
一
說
吃
新
。
迎
新
早
有
耳
聞
，
妻
弟
要

帶
北
京
來
的
漂
亮
女
朋
友
見
家
長
，
吃
新
就
讓
我
們
犯
迷
糊

了
。

七
月
，
清
晨
的
陽
光
照
進
山
谷
，
折
射
出
寧
靜
與
柔
和

之
美
。
走
在
鄉
間
的
小
路
上
，
遠
山
近
水
淡
淡
的
飄
浮
着
些

薄
霧
，
草
叢
裡
的
蟋
蟀
悠
閒
地
唱
一
曲
歇
一
會
兒
，
剛
收
割

過
的
農
田
錯
落
有
致
地
站
立
一
些
稻
草
，
還
沒
收
割
的
晚
熟
田
裡
，
沉
甸
甸
的
稻

穀
正
發
着
金
燦
燦
的
光
。
最
先
迎
接
我
們
的
依
然
是
岳
父
家
的
那
條
大
花
狗
，
儘

管
我
們
一
年
能
回
鄉
下
的
時
間
屈
指
可
數
，
但
牠
似
乎
從
來
不
曾
遺
忘
，
遠
遠
地

守
在
村
頭
，
樂
不
可
支
地
叫
嚷
，
打
轉
…
…

迎
接
到
妻
弟
和
他
的
漂
亮
女
朋
友
後
，
我
們
一
行
人
在
田
野
間
暢
快
地
蹓
躂

，
有
一
搭
沒
一
搭
地
聊
些
房
價
、
股
市
跟
營
養
美
食
，
談
笑
間
不
知
不
覺
炊
煙
慢

慢
爬
上
了
屋
頂
。
回
到
家
裡
，
我
第
一
眼
便
瞅
到
了
掛
在
門
上
異
常
飽
滿
的
穀
穗

，
廚
房
裡
灶
台
上
方
也
掛
了
一
串
，
岳
母
介
紹
說
這
是
一
種
祈
求
，
祈
求
上
蒼
保

祐
來
年
風
調
雨
順
，
每
一
根
穀
穗
都
結
那
樣
碩
大
飽
滿
。

正
午
時
分
，
重
頭
戲
吃
新
開
始
了
。
只
見
岳
父
將
八
仙
桌
搬
到
神
台
前
，
殺

了
雞
打
了
魚
，
新
穀
打
成
米
做
了
滿
滿
一
鍋
新
米
飯
，
然
後
倒
兩
杯
酒
，
點
一
炷

香
，
燃
一
堆
冥
紙
，
領
着
我
們
虔
誠
地
三
鞠
躬
，
先
祭
祀
一
番
，
感
念
上
天
和
先

祖
的
慷
慨
賜
予
，
最
後
舀
了
滿
滿
一
碗
新
米
飯
逕
直
端
給
了
門
口
的
大
花
狗
，
才

讓
我
們
喝
酒
動
筷
子
。
岳
父
看
懂
了
我
們
臉
上
的
疑
問
，
說
我
們
能
年
年
吃
上
新

米
，
不
光
感
恩
上
蒼
和
先
祖
，
還
要
感
謝
人
類
的
好
夥
伴
—
—
狗
。
相
傳
穀
子
是

狗
不
顧
生
命
危
險
，
歷
經
千
辛
萬
苦
浮
過
天
河
，
靠
尾
巴
上
黏
的
幾
粒
才
帶
回
了

人
間
，
所
以
穀
穗
長
得
很
像
狗
尾
巴
，
現
在
的
狗
只
要
一
落
水
，
總
是
記
住
保
住

穀
子
種
籽
，
尾
巴
一
直
翹
在
水
面
上
哩
。

新
米
飯
清
香
直
入
心
肺
，
入
口
軟
糯
甜
潤
，
回
味
綿
長
，
平
常
舀
半
碗
還
分

一
半
給
我
的
妻
子
，
破
天
荒
的
吃
了
滿
滿
一
大
碗
，
妻
弟
的
女
朋
友
更
是
忸
怩
着

添
飯
鬧
了
一
回
大
紅
臉
。
在
匯
集
天
下
美
食
的
城
市
裡
，
我
們
每
天
頂
着
一
張
志

得
意
滿
和
嚴
肅
的
臉
，
忙
忙
碌
碌
中
搏
殺
拚
搶
，
搶
到
了
洋
洋
得
意
，
沒
得
到
耿

耿
於
懷
，
遠
沒
有
田
埂
上
農
人
往
來
穿
行
的
溫
和
從
容
，
饕
餮
盛
宴
也
吃
不
出
農

家
小
院
裡
世
世
代
代
感
恩
的
情
愫
。
吃
新
，
就
是
一
場
感
恩
，
感
恩
天
地
日
月
，

感
恩
先
祖
庇
祐
，
感
恩
﹁狗
友
﹂
守
護
，
感
恩
世
間
一
切
的
一
切
。

回
城
了
，
岳
父
母
追
着
塞
一
大
袋
新
米
和
蒸
糕
在
車
裡
，
妻
子
的
眼
角
有
些

潤
濕
，
我
明
白
，
﹁吃
新
﹂
這
一
習
俗
已
慢
慢
刻
進
了
我
們
心
裡
。

吃
新

向
華
軍

于
疆
著
《
蘇
北
利
亞
》


